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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冰戀書櫃》



內含比較直白的性描寫和血腥場面未成年人（如果有的話）請在家長陪同下（如果敢的話）觀看主要還是寫的不好，大家湊合看。



版權聲明：隨便用，隨便改，不用通知我，不用署作者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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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正十八年。



七月初五日。



關東小田原城。



城下町已經在長達三個月的鏖戰中被摧毀大半，而今雖然議和已成，但依然遍地廢墟瓦礫，只有寥寥幾座茅屋還勉強保持完好。



午後的空氣悶熱潮濕，大助坐在茅屋靠門口的地方，把硯台，墨盒和毛筆一一在小几上擺好，最後展開白紙。



牧野家的女兒坐在他對面靠著灶坑的地方，高大的身影有一半隱沒在陰影中。



「我說，你來寫。」牧野家的女兒聲音沙啞，這是多日戰鬥中不斷吶喊的緣故。



豐臣家的大軍圍城之後，她和她的父親與弟弟一樣，穿上盔甲，拿起長槍加入了戰鬥。



她的父親和弟弟都死了，她活了下來。



「小女子牧野稻，行年二十五歲……」牧野家的女兒用一種平靜而沉穩的音調說著。



大助用毛筆在紙上寫下「稻」這個名字時，才想起雖然已經作了十五年的鄰居，他卻直到現在才知道辰太郎的姐姐的名字。



之前人們一直都稱呼她為「牧野家的女兒」。



「……我的父親和弟弟都被豐臣家的人殺死了，故雖然主公大人已經同意開城投降，但我絕不能做豐臣家的家臣。而身為女子，我也無法出奔成為浪人，做讓父親蒙羞的事情。所以我必須這麼做。」



大助寫完最後一個字，把毛筆放下，眨了眨眼睛，他幾天前才年滿十六歲，去年才舉行完元服儀式，比死去的辰太郎還小一歲，並不太清楚自己親筆所寫的這段文字的意思。



大助和牧野家一樣，都是低級武士，他的出身，比牧野家還要低一點。



他的祖父還是農民，父親在生出他之後才被提拔為武士。



而牧野家已經連續三代侍奉北條家了。



因為家裡貧窮，他很晚才開始讀書，頭腦也不聰敏，但因為刻苦努力，勉強能讀會寫。



他端起白紙，把自己剛才寫的這段話又讀了一遍。



牧野家的女兒點點，衝他露出溫柔的笑容。



「真是不好意思，因為我不識字，所以連這種東西還要拜託你來幫我寫。」她伸出手從大助手中接過那張紙。



她的手指很長，指甲很短，和男人的手一樣粗糙，比大助的手大了一倍，卻很靈巧。



她把這張紙仔細地折好，再放回矮几上：「請在這裡再寫上『遺書』兩個字吧。」



大助一筆一劃地寫完了，茫然地看著牧野家的女兒。



「辰太郎的姐姐，這是什麼？」



「是我的遺書。我今晚打算切腹了。」



牧野家的女兒把膝蓋向前挪了一下：「辛苦你了。你餓不餓？」



大助並不太明白自己寫下的東西，但他清楚地明白切腹是什麼意思。



元服的那天晚上，父親把一個武士需要知道的一切常識都傳授給了他。



他想說些什麼，但最後只是茫然地點點頭。



牧野家的女兒把矮几收拾乾淨，然後轉身進了廚房。



過了一會她端出了用大醬湯泡的麥飯，配菜是新鮮的平菇、醃蘿蔔和鹽梅。



牧野家的女兒是嫁不出去的。



人們都這麼說。



她長的倒不醜，但個子太高了，差不多有六尺高，比她的父親高兩頭，比她的弟弟高一倍，比家世相近的年輕武士中，最高的籐井的還高一尺。



她比她弟弟辰之助大十歲，弟弟出生之前，牧野一直把自己的女兒當男人培養，她揮舞起木刀來虎虎生風，在道場裡把先生手中的木刀劈得木屑亂飛。



每次牧野老爺領俸祿時都帶著她，她能一個人扛起三包大米。



大助和牧野家的女兒面對面坐著，默不作聲地吃著飯。



因為打仗，大助已經很久沒有吃飽過了，他嘴巴裡塞得滿滿的，鼓起腮幫子努力咀嚼，伸長了脖子使勁兒吞嚥。



牧野家的女兒微笑著看著他，吃得很慢，但一點都不少。



兩個人吃光了一鍋米飯，牧野家的女兒收拾好餐具，大助站起來。



「辰太郎的姐姐，沒有其它事情的話，我就回家去了。」



已經沒有家了，父親已經戰死了，母親自盡了，那座茅屋裡只剩下大助一個人了。



這場戰爭造成了太多這樣只剩一個人的家庭，還把更多的家庭完全摧毀。



「等一下。」牧野家的女兒站起來。



她真高啊。



大助在同齡的孩子裡是最高的，但還不到她的肩膀。



「還有……還有一件事情。」



辰之助的姐姐猶豫著，咬著嘴唇，手指捻著腰帶上的褶皺：「我……」



「我已經二十五歲了，還是未曾品嚐過男女之事的滋味，就這樣死了，有些遺憾……」她下定了決心一樣攥住腰帶的末端，用力一拉。



「不嫌棄我這粗笨的身體的話，抱我吧。」



粗布衣裙落在腳下。



大助目瞪口呆地看著牧野家的女兒，她的眼睛水汪汪的，雙頰緋紅，脖子和雙臂的肌膚是淺褐色，身體的其它地方則白得炫目。



大助感到口乾舌燥，他無意識地挪動腳步，想要逃走，卻走了過去。



牧野家的女兒是那麼的高大，又瘦又結實，沒有絲毫贅肉的腰肢又細又長，乳房下面身體兩側的肋骨一根一根清晰可見，肚子和大腿上的筋肉緊繃繃的。



她蹲下來，解開大助的腰帶，轉眼間就把他剝光了。



大助緊緊地抱住她，兩個人一起倒在地板上。



他的頭腦中一篇空白，鼻腔裡充斥著汗水的氣味。



牧野家的女兒力氣很大，她把大助抱在懷裡，好像抱著一個孩子一樣。



兩個人一言不發，靜靜地探索著彼此的身體。



大助知道男女之事是怎麼一回事，但真正抱女人還是第一次。



他本能地握住牧野家女兒的乳房，那對乳房每一個幾乎都和他的頭一樣大，棕色的乳頭在他的手心底下迅速地變硬。



牧野家的女兒弓起身子，用手握著他的陰莖，把他引導向自己的雙腿之間。



她的陰毛又濃又黑，陰道已經濕潤溫暖，入口卻很窄，她用另一隻手按住大助的後腰，一用力，就把他推了進去。



兩個人同時發出一聲呻吟，大助隨即顫抖了一下，幾乎立刻就射精了。



但他還沒來得及拔出來，就在牧野的女兒體內又硬了起來。



陰道的內壁如同無數潮濕的手指攥住他的陰莖，以一種令人迷醉的方式有力地蠕動著。



牧野的女兒在他身下如同一匹烈馬，劇烈地呻吟和顫抖著。



他含住她的另一顆乳頭，把手指插進她的頭髮裡。



她的頭髮又硬又密，浸滿了汗水。



等一下她就要切腹了。



這個念頭讓他變得更加堅挺。



牧野家的女兒的陰道彷彿變成了一個無底的深淵，好像要把他整個人都吞進去。



十五歲的他和二十五歲的她在地板上摟抱在一起，喘息，翻滾，赤裸的身體上沾滿閃亮的汗水。



最後，她把他壓在身下，跨坐在他身上，自己挺直了身子，一隻手抓著自己的一個乳房，手指陷進柔軟的肌膚裡，另一邊的乳房威風堂堂地上下躍動。



大助用一側手肘支撐著身子，另一隻手摩挲著牧野家女兒筋肉嶙峋的小腹，當他射精時，忍不住緊緊地捏住她的肚皮。



她大聲地尖叫，從喉嚨裡發出混雜愉悅和痛楚的嘶喊，肚皮下的肌肉繃得硬梆梆的，濕潤滾熱的陰道緊緊地裹住他，直到他再也射不出來之後，才在一陣激烈的痙攣中放鬆下來。



外面的天色已經到了黃昏，牧野家的女兒赤著身子為大助綁好兜襠布，再給他穿好衣服，把兩把長刀和用薄布包著的幾十枚永樂通寶塞給他。



「都給你吧，我用不著了。」她彎腰吻了他，熱烘烘的氣息噴到他臉上，硬梆梆的牙齒撞痛了他的嘴唇。



大助迷茫地看著牧野家的女兒，一言不發地抱著這些東西轉身跑掉了。



牧野家的女兒阿稻看著大助的背影消失在一片煙塵之中，默不作聲地回到屋子裡。



地板上有一層汗水。



混著血絲的精液從她大腿內側流下來。



滴在濕漉漉的地板上。



她用腳踩著自己的衣服把地板擦乾。



她用冷水沖掉身上的汗。



阿稻的皮膚並不細膩，不光是手上和臉上，連肚子和大腿的皮膚上都長著一層細細的絨毛。



她用一塊布抹乾自己，只把頭髮用手帕綁好，赤著身子回到屋子裡，從刀架上拿起刀。



這是一把很普通的腰刀，比尋常用的刀短一尺，但比脅差要長，也更重。



刀鞘和刀柄都是沒有裝飾的白木。



阿稻拿著刀，跪坐在地板上，把刀拔出刀鞘。



刀刃保養的很好，也很銳利。



她拿過吃飯用的矮几放在身邊，把大助幫自己寫好的遺書放在上面，然後右手反握著刀柄，左手在自己的下腹上摩挲著尋找適合切入的位置，找好之後，她用力按了按自己的肚皮，然後把刀尖抵在手指尖按著的地方。



做這一切的時候，阿稻的神色都是平靜而從容的。



死需要巨大的勇氣，但對她來說卻好像是件再普通不過的事。



或許只有人生中從無樂趣，並自發地認識到除了死之外再無任何出路的人才會有這種從容。



阿稻略微分開雙膝，讓自己跪的更穩一點，然後把腰刀用力插進自己的肚子裡。



刀尖穿透皮膚和肌肉，刺進腹腔。



阿稻用鼻子長長吸了一口氣，左手按住刀柄末端，更用力地把腰刀往腹腔深處壓進去。



她在戰場上殺過人，知道人肉有多硬，所以選擇刺入的位置是左側腹靠近腰部地方，這裡的肌肉要比腹部中間的位置薄。



刀刃刺入的遠比她像的順利，她清楚地感受到冷硬的金屬割入身體，隨著手上慢慢用力，刀尖緩緩深入腹內。



握著刀柄的手能感覺到自己肉體的彈性和力量，腸子蠕動的感覺順著金屬傳到掌心，阿稻舔了舔嘴唇，兩手攥緊刀柄，把腰刀往下腹右側推過去。



皮肉在刀刃下順暢地分開，刀尖則在腸子裡劃過去，隨著鮮血湧出，阿稻的臉色變得蒼白。



她緊緊咬著牙，微微張開豐滿的嘴唇，從牙縫裡絲絲地呼著氣，脖子上的筋繃得緊緊的。



太疼了，不光是疼，還有肉體受到致命創傷時，基於本能的求生欲而爆發出的危機感。



隨著肚皮上傷口的延長，阿稻肩膀和大腿內側的肌肉不受控制地劇烈抽動起來，可她的手依然很穩。



阿稻的個子大，力氣也大，比男人還大。



她只用手腕的力量就穩穩地握持住腰刀。



肚子裡好像有一股力量要把刀尖頂出來，她小心翼翼地維持著插入的深度，慢慢地把刀刃推到肚臍旁邊。



她的肚臍又圓又淺，臍窩裡的肉結有拇指肚那麼大。



從前常常有人用凸肚臍來嘲笑她，而辰太郎小時候，特別喜歡在被窩裡按著姐姐的肚臍。



阿稻猶豫了一下，才繼續把腰刀推過去。



把刀刃割進肚臍的時候，卻也並沒有更特別的痛楚。



腰刀把肚臍剖成兩半，繼續向右挪動，一直切到右側腹為止。



阿稻鼻翼翕動著，深深吸了口氣，伸直胳膊把刀身從肚子裡拔了出來。



切腹的傷口有差不多一尺長，大大地綻開，青色和粉白色的腸子溢出來，包在一層油汪汪的薄膜裡，還在不停地蠕動著。



阿稻像給滾燙的米飯吹氣那樣撅起嘴唇，用力地喘息著。



劇烈地痛苦讓她感到一陣虛弱，大量的失血令她感到關節酸痛，腦子像灌了鉛一樣沉重。



疼啊，但是沒關係，牧野家的女兒是不怕疼的。



這個想法讓她重新振作起來。



痛苦依舊，但已經變成了感覺中的背景。



阿稻挺直腰桿，抬起屁股，膝蓋頂著硬梆梆的木頭地板，直直地跪起來。



她抬起胳膊，把腰刀血淋淋的刀尖對準自己的上腹部，就在胸骨末端稍稍往下一點的位置。



「哎嗨！」



隨著一聲並不很高的吶喊，她重新把刀尖刺進自己的身體。



刀刃準確地刺入上腹正中間，阿稻用左手壓住刀背，使勁往下按。



刀刃切開皮膚和肌肉時是沒有聲音的，可她卻彷彿聽到了身體分開時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。



之後她意識到這是自己咬緊牙齒時發出的聲音。



濕乎乎的刀刃又一次壓到了肚臍的邊緣，這一次阿稻沒有絲毫停頓，一口氣就切了下去。



上腹部一下子打開了，冒著熱汽的腸子忽地從身體裡湧出來，阿稻沒有管自己的腸子，繼續把刀身壓下去。



刀刃割開她的下半個肚臍，繼續向下，割開皮膚和肌肉，一直深入到她被血染紅的茂密的陰毛叢中。



整個健美的腹部被漂亮的十字形切開了，阿稻瞪大了眼睛，眉毛幾乎豎起來，兩腮的肌肉劇烈地顫動著。



讓已經變得熾熱的刀尖繼續在自己的下腹中深入，半滿的尿脬幾乎是在體內爆裂開的，刀尖刺進子宮時她發出了抽噎一般的呻吟，刀刃割開陰毛叢生的陰阜，刀身一直滑進陰道中。



�壁在劇痛之中本能地痙攣，緊緊夾住了沉重的刀身。



阿稻鬆開手把腰刀留在身體裡，一屁股重新坐在自己的腳跟上。



肚子上的十字型切口已經成為一片狼藉的血海，強韌的肉體依然頑固的不肯死去。



阿稻用左手扒開肚皮上的傷口，把右手深深地插進腹腔裡。



滑軟黏膩的腸子滾燙地裹著她的手，她抓住一根腸子把它從傷口裡粗暴地拉出來，然後把左手也伸進肚子裡，抓出另一把腸子。



內臟的粘液滲進指縫裡，油膩膩的很不舒服。



她把腸子扔在兩腿中間，在大腿上擦了擦手指，疲憊地喘息著。



空氣裡瀰漫著新鮮內臟的腥臭氣味，阿稻揮揮手，趕開幾隻在自己腸子上面盤旋的蒼蠅。



腰刀噹啷一聲落在地板上，下半身的肌肉因為缺血壞死而鬆弛了。



阿稻覺得嘴巴又乾又苦，她舔了舔嘴唇，艱難地撿起腰刀。



手指好像也不聽使喚，她握住刀柄，把刀尖頂在自己的喉嚨上。



牧野家的女兒阿稻，穿上盔甲上了戰場，初陣的第一天就斬殺敵將兩人，足輕五人。



牧野家的女兒阿稻，把戰功讓給了弟弟。



女人要戰功做什麼，難道還想成為武士？



牧野家的女兒阿稻，比男人還要厲害。



但是，失去了可以依靠的男人，女人在這個時代是無法獨自活下去的。



阿稻把刀尖插進自己的喉嚨，一直往裡，直到刺穿脖子，直到腰刀的護手都貼上下巴。



以武士來說，比男人還要優秀的阿稻，在小田原城開城的前夜，因為走投無路自殺了。



人們甚至不會承認她是切腹的，因為就算是最厲害的武士，也沒辦法像她這樣切腹。



她究竟要用如此慘烈的死法表達什麼呢？已經沒人知道了。



不會有人在意她的死。



六天之後。



七月十一日，北條家的當主，大名北條氏政在城下侍醫田村安清邸中自盡，由四弟氏規介錯，享年五十三歲，法名慈雲院殿勝巖宗傑大居士。



氏政死前的最後一餐，也是湯泡飯。



他只是用扇子在肚子上比劃了一下，就被砍下了腦袋。



【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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